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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国云

即使是天生的胡思乱想家的诗
人们，也不会料到人类生产力到了21
世纪会如此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化
使诗歌繁荣到朋友圈尽是诗人，诗人
们每天写诗发诗，而无数对诗一头雾
水的人，也偶尔情不自禁地写上几
行，以获得无数个满足虚荣的点赞。

每个人心里诗歌的种子都复活
了！哪怕这种子被石化了，也照样经
不住诗弦量子发出的“咒语”，秒复一
秒地弹拨。

这个时代，几乎人人皆可当诗
人。写诗的不再比读诗的多，写诗
的不再比读诗的苦。诗，可以不这
么写，也可以我想怎么来就怎么
来！形式的自由表现，自媒体上自
由地挥挥洒洒，成了一道最亮眼的
文学景观。“著名”的王冠不再专属
于铅字垒出的高度和评论家们口中
吐出的“莲花”。“梨花体”甫一出现，
便亮瞎人们的眼睛；“羊羔体”还没
被多少人关注，便问鼎鲁奖……“穿
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使一个身体
有缺陷的乡村女子，一夜之间成为
耀眼的明星，不知照亮了多少草根
的前路。

我有个朋友叫苗红军，虽然是企
业精英，但确是典型的诗歌草根。一
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忽然有一日要
将另外一条腿迈向诗歌之路。几年
前，红军受聘于海南一家上市公司，
因为都是江苏老乡，在天涯海角就有

了“两眼泪汪汪”的激动。记得红军
张罗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那一桌，竟
然都是企业精英。诗人们在一起喝
酒，大脑就必须随了性情。那一晚，
豪情万丈的一桌人竟然干掉了两箱
白酒。酒至高潮，大家又是朗诵又是
高唱，最后全都不省人事，酣睡到次
日中午。

我问过红军，你们不集中精力做
生意，写什么诗？红军说，我们也是
正常人，但工作却超过正常人所能承
受的压力。压力一大，这情感就要找
个出口释放出去。到我们这一代，毕
竟不是暴发户，在大学中学时基本上
都是文艺青年，所以在紧张的工作之
余码几行文字，会轻松许多。诗言
情，也言志嘛。酸甜苦辣烟消云散
了，对明天的发展会更加斗志昂扬。
红军还透露一个秘密：我们生意人也
是需要诗歌滋养的，要不然内心太空
虚，给外人感觉铜臭味太重。这是很
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有文化的生意
人需要诗文养心，所以很多人就成
了诗人。

本来我以为这些生意人写诗就
是玩玩，他们总不能置生意而不顾，
任凭周围的对手对他们虎视眈眈
吧。于他们而言，时间就是表演丛林
法则，竞争胜了就会来白花花的银
子。而从认识红军那天起，就让我怀
疑起他的真实身份。他每天都要花
很多时间创作，创作好了后，还要发
给诗友们征求意见。他甚至曾想接
手一家公开发行的期刊，在业余时间

做主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隔三差
五都要与我见一次面，谈他的诗。他
创作的量很大，抒发的对象包罗万
象。但更多的还是他曾经的刻骨铭
心的过往：父母的养育恩，朋友的无
私情，恋人的甜蜜爱，生活在社会底
层人的善举的光芒。红军习惯了反
复问我这样子写行不行？而我也是
反复回答：如今的人每天要看很多东
西，你的诗只要能把人打动了就会有
粉丝。

诗歌真的已经在朋友圈繁荣得
一塌糊涂了。各种写，各种发，光怪
陆离，五花八门。在熟悉了朋友们
的各自写法之后，现在能够被我拇
指点开的肯定是能以情感动我的诗
人们的作品。当然，我不拒绝高超
的写作技艺，甚至我会对他们的炉
火纯青的匠心独运致以崇高的敬
意。但是，如果他的诗里缺乏情感，
我亦会视而不见，虽近在拇指前，也
要刷之于千里之外。如果他的诗是
情真意切的，哪怕是“口水诗”，我也
会情不自禁地把帖子点开，聚精会
神地阅读完。

信息化时代，每天都是海量的信
息挤爆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眼睛最
忙碌也最辛苦，不仅要浏览诗歌小说
散文，还要看全球发生的各种新闻轶
事，朋友们发的奇花异草、美人美食
……我们不仅要当阅读者，还要做新
闻的制造者，事件的评论者。除此之
外，我们还要工作，还要喝茶聊天、养
生健体……所以，留给我们欣赏诗歌

的时间少得可怜。
信息化虽然才几十年，但感觉农

耕时代离我们似乎悠悠远矣，何况乎
《诗经》时代，唐诗宋词时代。一首李
商隐的《锦瑟》暗藏多典，非得学问深
厚者方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文人，
只需读透那几部书便可游戏般玩典，
体会诗中奥妙。那个时候的文人，有
着很多时间可以任意挥霍，或燃一柱
香，或铺三尺宣，或展一卷书，摇头晃
脑，把一首诗雕琢得完美无缺，品读
得汪洋四溢。可以想象那时信息稀
少的景况，几本线装书被来来回回翻
得油光发亮，读书人孤寂得常常对着
西下的夕阳时而发呆时而长吁短
叹。忽一日从帝都传来李白一年前
创作的《将进酒》，是何等的欣喜若
狂！仅一首《将进酒》，就可以让文人
们研读了几个春秋。

说了这些，我想要表达的是，信
息化时代，诗歌创作应该适应普通
民众的阅读需求。我们作品的阅读
对象毕竟是他们。不难看出，“口水
诗”是应运而生的网络诗体，就如被
年轻读者如饥似渴的网络小说，亦
如被称之为微散文的妙趣横生的小
短文。在瞬息万变的资讯汹涌而来
的当下，不管你是什么文学体裁：必
须是一看就清楚，一想更有味；至少
是一看有点糊涂，一想就清楚；而不
能一看就糊涂，一想更糊涂。无论
你使用了多么高妙的技艺，最终必
须走心，把阅读者感动得为你的作
品停留片刻。

以诗刷屏

我的老家在陵水。在我居住的地
方，街头对面有家汤粉店，名叫“几十元
粉汤”。

我不知道“几十元粉汤”这名字是谁给
起的，只知道在我居住的那条街，“几十元
粉汤”这名字被叫得特响，人尽皆知。

对“几十元粉汤”这名字的来由，我
还是清楚的，那就是街头巷尾的人都说

“几十元粉汤”卖的汤粉太贵，远远超出
陵水街头其他同行的价格。她的汤粉，
最低起嘴价是10块钱一碗，而老板娘通
常卖的，都是25块钱左右的居多。如果
有人要点 10 块钱一碗的，她也卖，不过
里头的“内容”可就少了——无非就是一
小把粉条外加两三条像蟋蟀那般模样的
猪肠或是猪肉，这对很想多吃肉而又舍
不得多掏钱的客人来说，真是“河水清清
不见鱼虾”，心里极为不爽。

“几十元粉汤”卖的汤粉虽然贵，但每
天到她店里吃汤粉的人却是不少，一时找
不到座位的人，宁愿站着等待，就想要吃她
做的汤粉。她做的汤粉，汤很清亮，里头不
会漂浮着油沫之类的东西，看似一碗清汤，
吃起来却很清香可口。这其中的奥秘，她
是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也是“几十元粉汤”的常客。每次
到她店里吃汤粉，因为好奇，总想探知她
做汤粉的秘方，但很难。如今，我光顾她这
汤粉店也有五六年了，还是探不出半点秘
方。“几十元粉汤”也许早就发现很多人想
获取她做汤粉的秘方，所以从来就没有在
吃客面前熬煮粉的汤，而是在自家厨房里
关上门，把汤熬好之后，再端到外面来。做
汤粉时，把粉条搁在笤篱里放入开水中过
一下，然后倒进入汤的锅子里，加上青菜
和半熟的肉肠煮上一会儿，她家独特味道
的汤粉便上到了客人的桌子上。

我发现“几十元粉汤”不仅不让别人
知道她制作粉汤的秘方，就是煮汤粉的整
个过程，她都要自己亲力亲为，无论多忙
多累她都不让伙计们帮忙。即便她的丈
夫，也只能像伙计们一样，做一些给客人
上汤粉、搬桌子和洗碗扫地之类的活儿，
他完全成了她的吆喝对象。他丈夫有时
受不住她的吆喝，甩手不跟她干了，喝老
爸茶去。

“几十元粉汤”开的汤粉店生意很好，
她每天都得早早起床。无论春夏秋冬，每
天清早六点一过，我便听到街头那边传来
她指挥伙计们干活的吆喝声，很快地，生猛
的炉火声便呜呜地响起。在那呜呜的炉火
声中，我隐隐约约见到一张张或大或小的
钞票都在揉着惺松的睡眼，然后互相招呼
着迈开愉快的步伐前呼后拥争先恐后地向
她的店里奔跑过去。通常在接近中午11
点这个时分，我会路过她的汤粉店，便见她
独自坐在自家门口前，迎着灿烂的阳光，流
着汗渍数着钱，黝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甜滋
滋的笑容。

舍得流汗总会有钱赚。这些年来“几
十元粉汤”靠卖汤粉楼都盖了五层，自家两
个男孩都取了媳妇生了孙子，日子过得很
是红火。有一回我在她店里吃汤粉，见社
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找她捐款，说是社区
里有个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症，家里砸锅
卖铁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希望大家伸伸手，
能帮一点是一点。听了社区工作人员这么
说，她似乎想都不想，二话不说便从挎包里
抽出三张百元大钞，只说了一句：“拿去！”
便又低头忙她的活了。

古镇瑞溪
■ 林 岩

瑞溪在永发再过去一点，是澄迈
一个古风犹存的小镇子，早就想过去
看一下了，今日终于有了机缘成行。
这个镇子给人的感觉甚至比桑梓之地
的古崖州还要好。瑞溪也比我去过的
一些声名大、来头大的古镇要好，丽
江、大理和安徽境内一些古镇我是去
过了，但是商业气息很浓，人潮汹涌之
中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哪些是现代
的东西。瑞溪有自己的风味。

小镇上最有名的风味小吃是牛
肉干，小街上牛肉干店自然是林立遍
布的，我没有买牛肉干，因为医生告
诫过我不要吃牛肉了。倒是买了些
猪肉干，当场就吃起来，感觉也很好
吃，有点硬，但是有嚼头，还挺香的，
估计牛肉干比它要更加好吃了，只是
无福消受了，因为我患有痛风。镇子
上到处是老爸茶坊，像极了临高，也
是到处有老爸茶喝，适合闲散放松的
生活。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休闲的生活，到处的游冶，不断的阅
读和写作，当然一定要精进才好的。

正午时分，天下起小雨，又加上
走累了，便随意闪进镇政府对面一爿
古色古香的茶坊，要一杯新制的碧螺
春，静静地临窗而坐，看着雨丝飘落
在古镇街巷的青石板上，敲打着路人
手中的伞面，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
自己也好像入定一番。茶坊里有很
大的风扇，呼呼直吹，有宽屏的电视
播放着国际新闻，藏匿于闹市人海、
喧嚣街景之中，虽是一个人的远行，
也别具了一番山中隐士的风味。

这年头已经很难找到志趣相投、
性情寡淡的朋友一起去游玩了，大家
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时间也难
凑巧在一块，老婆要工作、孩子尚
小。大学时候有很多挚友，那时候精
力旺盛，又是如诗似梦的青春年华，
当然有很多旅行的想法，但是那时候
没有钱，还经常找同学蹭饭吃，哪有
闲工夫顾得上旅行；现如今有些经济
能力了，但与老友们已天各一方、难
得聚首，与现在的同事也时常计划去
远行，但是计划抵不上变化。前段时
间还跟几个同事说好渡海远赴广东
徐闻参观贵生书院，那可是明朝大剧
作家汤显祖贬任徐闻典史时建的书
院啊，“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那
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书院，一个很
好的人文景观啊。可是到了后来，一
位同事说没钱，一位说景色到底咋样，
如不好就不去了，另一位则昨日已经
说好，今日便忘记了。清朝嘉庆年间
苏州人沈复在当幕僚的闲暇时光里呼
朋引伴到郊外游冶，自掏腰包找卖壶
浆贩子租赁酒樽、火炉，挑着木炭、菜
肴随行，让妻子陈芸用火炭温酒，众人
开怀畅饮、吟诗作对，最后杯盘狼藉、
酩酊归去的欢乐场景哪去了？

小镇的物价比海口当然要便宜一
些，椰子一个6元，尖椒炒猪舌头20元
一碟，餐馆中的服务员很热情、服务很
周到，主动问我要不要汤，我问她这里
是不是整个瑞溪镇最好的一家店，她
不停地摆手，脸蛋涨得泛起了一圈红
晕，支支吾吾，词不达意，眼神闪烁，不
敢直视人，许是看到我这个“城里人”
紧张了？我又问她端过来的是杯什么
茶，她说刚来镇上工作还不懂，待她
去问老板娘再告诉我，果然以很快的
速度回复了我说是鹧鸪茶。我说是
不是万宁的鹧鸪茶。她说不懂，又跑
过去收银台问人，我不禁莞尔，就差
笑出声来，瑞溪人可爱至极，瑞溪人
淳朴至极可见一斑矣。

比起喧嚣繁华、声名远播的乌镇
西塘，挤满密集商铺、闹腾酒吧秾艳
妖冶的丽江，瑞溪在平和散淡之外又
充满诗情画意，犹如“养在深闺人不
识”的女孩有一种令人倍感稀罕的温
柔与明净。白天，瑞溪安卧于青天下、
碧水边，千年古镇如此的静谧，充满诗
情画意，恍如时光不被打搅。黄昏时
分的瑞溪，影影绰绰的街坊深巷、古风
犹存的青砖白墙陷落在暮色苍茫之
中，更是似水年华，柔情而细腻了。

生性简淡的人们，最觉得自在的
是隐居在自己的书房，静寂之外，其
实也很喜欢热闹，只是心中追寻的热
闹并不是灯火灿烂，而是内心的安宁
与独行的自在。

如此的时光，甚是静好；如此的
瑞溪，甚是喜欢。

煮海凿浪

《
黎
族
阿
婆
》（
钢
笔
画
）

王
雪
（
黎
族
）
作

初春的时候，母亲在自家的院子
里种下一块黑乎乎根茎，我问母亲种
下什么东西。母亲笑着对我说，是美
人蕉呢。美人蕉的名字就这样第一
次进入我的脑海当中。我以为美人
蕉和它的名字那样一定很娇贵脆
弱。过了一段时间，墙角下枯枝败叶
垃圾堆中竟然冒出嫩绿的新芽来，墙
角下本来就有一棵枇杷树的，阴凉的
树荫下成为鸡狗的栖息场所。刚长
出的小苗不是被狗儿压折了，就是嫩
叶被鸡们啄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

母亲见状，用小竹棍在小苗旁围
起栅栏，鸡狗们再也无法靠近，只能
隔栏相望。虽然遭受凌辱，但美人蕉
依旧很坚强，不屈不挠顽强地生长。
不知不觉，竟然长出了一米多高，尽
管叶子上有不少伤痕，但依旧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宽大的叶子像蒲扇一
般，叶子中间抽出暗红色的花茎，直
指天际。夏季的一天清亮早晨，打开
大门，惊奇地发现墙角下的美人蕉绽
放出一朵猩红色的花来，光彩夺目，
十分惹人喜爱。母亲站在门口远远
地看着，也不住点头说道，好喜庆娇
艳的花儿呀！没过几天，枝头上又陆
续开放了两朵三朵，其他枝头也相继
绽放，远远望去，仿佛是绚烂的红霞
一般，为宁静的小院平添了不少热闹
的气氛。

入夜，墙角下虫儿啾啾，宛若一
支动听的小夜曲。在虫儿浅唱低吟
中，我也能感受到美人蕉拔节的声音
和绿叶舒展的声音，以及露珠滴落的
声音。这是幽远而恬静的天籁之音，
这也是一曲虽然细微但却清晰的乡
村音乐。红尘之中，我的小窗前，毕
竟还有一片远离喧嚣的净土。每一
个夜晚，我的心灵，都能在那丛美人
蕉清新脱俗的浸染中得以淘洗，得以
净化，得以超脱。

“带露红妆湿，迎风翠袖翻”。晨
光熹微，是美人蕉最美的一瞬，开放
的花蕊中心藏有液汁一滴，称谓“甘
露”，我们小孩早早地起床，手里拿根
吸管，学着蜜蜂的样子，将吸管伸进
花蕾中，用力吸吮，甘甜的花蜜便吸
进了嘴里，咂咂有声，一副甜蜜的样
子。美人蕉花型较大，承受的花蜜自
然也就多了，以此，院子里的美人蕉
花蜜成为我们小孩争抢的对象。身
高不及花枝，我们就会端来凳子垫
脚，那副憨态可掬的样子至今还留存
在脑海中。鲜艳的美人蕉的花瓣上
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粉，如美人晨
妆，淡施粉黛，极为娇媚。“红颜绿袖
舞娉婷，碧玉人家现巧灵。多少秋风
吹不歇，只缘痴梦醉酩酊。”（宋·无
名·美人蕉）这首诗把美人蕉的形态
比喻得栩栩如生，魅力超群。

参加工作以后，我对美人蕉多了
几分念想。我喜欢美人蕉，最初的原
因很简单，它的名字很有美感，还含
有娇羞之态。这样的花卉，不仅念起
来像在念诗，琅琅上口，而且还很容
易在脑海里形成一种幻想，仿佛真的
是在呼唤一个美人。另外，美人蕉这
种植物，给我的感觉是它的性格很艳
烈，你看它的叶片很肥大，颜色青翠
如滴，花骨朵特别大，特别艳丽，而
且，开花时间也特别长。绽开的时
候，红的有如一团火，艳艳地燃烧在
盛夏炙热的空气中。橘黄和嫩黄色
的那种，也是色彩明亮，娇艳张扬，很
远就能看见它们恣意绽放，热情奔放
的样子。

美人蕉不择肥瘦，随性而生，工厂
学校，路旁河边都能寻觅到它们的身
影，它们一丛丛、一簇簇、高高矮矮挤
在一起盛开的景象，那么热烈奔放，那
么生机勃发，大概也只有美人蕉这种
植物，才能够做得如此的繁华。

几
十
元
粉
汤

■
黄
仁
轲

亭
亭
美
人
蕉

■
江
初
昕

草
木
芳
华

母亲，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怀念母亲山歌

■ 陈海波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百日。在一百个日日

夜夜里，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母亲的怀念。生

活仍将继续，怀念也仍将继续。

郭沫若先生说过：“儋州山歌不亚于唐

诗”。母亲生前喜欢山歌，我不顾笔拙，以山歌

这种民间文学形式怀念母亲，告慰母亲的在天

之灵。

泰安苑忆母

1. 替母梳头留棒体（好看），吃早起来去

逻（逛）街。

泰安苑路通车马，开心行去又行来。

2. 碰见人时着有礼，留等人夸咱母智。

拐柱行头母轮后，小姑扶母走平排。

3. 来归见妈拾野菜，好的才拾孬的扔。

百岁母忧儿八十，专心妈坐地挪泥。

4. 半时见母真轻快，九十以棍去逗鸡。

见母逗鸡儿好笑，老人成小侬返来。

医院陪母

1. 陪母不予离一昞（一瞬间），儿唱山歌

给母听。

小姑捶皮又擦背，伺候不予一步停。

2. 劝妈吃的妈不听，跪下求妈吃一匙。

一边捧碗边流泪，可怜儿劝母不灵。

3. 住院不讲予人听，朋友互相说伴听。

各界多人探候母，病房入出总不停。

4. 病情恶化风雷猛，四月十七夜深更。

咱母离开今个日，送母回家送母行。

守灵哭母

1. 大姑哭得真难忍，两行眼泪已流干。

坎坷人生坎坷路，苦楚只能对母伦（诉

说）。

2. 二姑哭得情难尽，眼眶流湿又流干。

子女成人是母爱，没有母亲难做人。

3. 小姑哭得悲伤尽，三句不离喊母亲。

几时才能忘记您，咱女如今做泪人。

4. 弟兄哭得心不份，哭从月凹到日凸。

夜静扬声儿叫母，应声惊醒梦中人。

坟地泣母

1. 今日来到妈坟地，一丘黄土塞心机。

人生归土还归土，从今母子永分离。

2. 特意与爹在一起，这是母生前说予。

又得天时得地利，二十一是好日期。

3. 三步行行二步徛（站），两行眼泪浸衫

袂。

近在咫尺不得见，十遭举步九难离。

4. 自古福人睡福地，玉石为枕又为衣。

面前向对松林岭，青山绿水伴长期。

母亲节思母

1. 母亲节到儿呼唤，口口声声喊母亲。

子欲孝而亲不待，难为儿喊母不闻。

2. 今生母子情难尽，三餐到顿泪流干。

碗筷咱儿已放好，桌空不见母依人。

3. 阴阳阻隔不音讯，盼从月凹到月凸。

四月十七妈离去，至今已有一月轮。

4. 想一半着舍一半，人生难得想十分。

逝者已矣哲人讲，生者如斯圣贤云。

灵鸡守母

1. 五月节到陈园地，灵鸡出现有玄机。

招呼走到咱前面，想来真是有些奇。

2. 回头走去坟头徛（站），想心象有话宣

予。

看到灵鸡想到母，喂鸡咱母最合她。

3. 坟山本是荒凉地，顿时小叔有灵机。

事后送来水共谷，放在树根留喂它。

4. 举步近来吩咐你，有句话与妈说予。

如果碰到咱慈母，转告儿孙好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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